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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古
人题名，就其山而凿之，用以“化育群论”“记功
立言”，是谓摩崖。

永州作为荆楚至岭南的水运要冲和湘桂文
化走廊的重要节点，自古文风鼎盛，迁客骚人，
往来者众，元结、怀素、柳宗元、周敦颐、何绍基
等文学艺术家都曾生活于兹。先贤们以摩崖石
刻的形式唱和诗文、交流心灵，并为后世人所追
慕和效仿。经过唐代创始、宋代流衍、明代追摹
和清代考据的千年积累，形成了历代诗文同处
一崖的独特文化现象，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和
连续性，动人心弦，蔚为大观。永州地处潇湘二
水交汇处，雅称“潇湘”，境内摩崖石刻更是多沿
水分布，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余方，其中以唐
宋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境内浯溪、阳华岩、朝
阳岩、玉琯岩、月岩、淡岩、月陂亭等7处摩崖石
刻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浯溪碑林
为中国南方最大露天碑林。

9月18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的“摩崖
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精心遴
选自唐至近代永州摩崖石刻拓片近60件（套），
通过摩崖石刻这一见证中华文明流变的代表性
物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

此次展览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民安
国定，摩崖颂中兴”以历史为主线，重点展陈《大
唐中兴颂》《大宋中兴颂》《大明中兴颂》等石刻

拓片。其中，以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最负盛名，是颜真
卿一生中唯一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军收复
长安和洛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有整兵拒贼之功的元结，撰写了
《大唐中兴颂》一文，盛赞玄宗、肃宗“复两京，还京师”“宗庙再安，二次重
欢”，谓此事件为堪比前代帝王之盛德大业的“中兴”。一篇《大唐中兴
颂》，反映了百姓对于国家复兴、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望。大历六年（公元
771年），元结请颜真卿书写此颂，镌刻于永州的浯溪崖壁，因“文”“字”

“石”奇绝，被后世称为“摩崖三绝”，引后世无数文士登临凭吊，追慕仿效。
第二部分“地缘人彰，山水绿潇湘”以人文为主题，重点展陈历代名家

大师在永州留下的珍贵墨宝。其中，怀素小草《千字文碑》与大草《千字
文》石刻，在书法史上被世人合称为“双璧”；苏轼《荔子碑》乃韩愈撰文记
载柳宗元事迹的书法石刻，文化价值极高；《浯溪诗刻》作为米芾的早年代
表作，有效弥补其早期纸绢墨迹稀少的遗憾。书法为“六艺”之一，前代学
人大多重视书法艺术，为提高书艺孜孜追求。摩挲临习石刻拓片常常是
古代学习书法的主要途径。名家一方面受惠于前代佳构，一方面又将得
意制作镌刻于石上，垂范后世。石可载道，石以字灵，后来者既可从中体
会前贤者们为人处世之高洁，又能习得名家们行文作句之功力。

展出同期，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了“摩崖石刻
中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
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学史、书法艺术、历史学、古文献研究、
数字网络传播以及摩崖石刻、潇湘文化与文旅发展研究等议题进行交流
发言，深入探讨永州摩崖石刻中的历史、文化、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
记高翔指出，石刻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价值，要深入挖掘和阐发永州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深刻揭示并探讨永州摩崖石刻的历史背景与传播规律，让这一瑰宝更好
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灿烂的
光芒。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祖烜表示，“摩崖上的中兴
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反响强烈，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晋京
大展，是永州千年摩崖石刻第一次全国性重要学术交流，是永州千年摩崖
石刻最大力度、最广范围的一次传播，有效提升了永州摩崖石刻的热度，
相信这次展览和研讨必将激活传统经典文化遗存，必将有力助推摩崖石
刻等潇湘文化广为传播。永州市委书记朱洪武谈到，永州摩崖石刻，正是
永州“人文之书”的精彩华章和精美插图。将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更加
充分地发挥永州丰厚的历史文化优势，聚焦“新永州、好永州、美永州、福
永州”，擦亮“千年打卡地·此处是潇湘”文旅新名片，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让永州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走近摩崖石刻，走近永
州，据不完全统计，国庆假期永州市接待游客230万人次，同比增长
7.39％。原计划在国博展出一个月的“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
刻拓片展”近日也宣布延期。观众作为“来者”，以同理心为钥匙，地理环
境为车马，将从永州摩崖石刻中切身感受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和感人魅
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磅
礴力量。

观众于国博观摩观众于国博观摩《《大唐中兴颂大唐中兴颂》》石刻拓片石刻拓片

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
□杨爱国

“横空出世莽昆仑，三江源流日日新”，传统文化源远
流淌，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翻开青海这一篇章，无论是神
秘的日月山，美丽迷人的仙女湾，还是雄伟壮观的昆仑
山，历史悠久的七彩丹霞，都激发艺术家们强烈的创作热
情。9月14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
会指导，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美术家协会主
办，北京吉祥大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青出西
海——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文联文艺
家之家展览馆开幕。

本次展览作品主要选自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创

作的多种艺术形式作品80件，其中唐卡作品38件，给予
观展者一场艺术与美的视觉盛宴。展览中由青海少数民
族青年美术家仁青才让创作的《吉祥五尊》《九大护法》
《八马财神》等唐卡作品，极具民族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
格。用十分明亮而又丰富的色彩描绘出了一个属于唐卡
的神圣世界。唐卡的颜料天然且珍贵，保证所绘制出来的
唐卡色彩鲜艳明亮、璀璨夺目，也正因如此，唐卡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中华民族绘画艺
术中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青海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画作品《昔影》《红崖村的春天》，油画作品

《祁连秋韵》《洪荒之灵》，版画作品《筏涌大河下青海》《红
墙之四》等描绘了青海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散发
出古拙原生的淳朴气息，反映了青海少数民族群众建设
家园、追求梦想的时代画卷，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探
索与追寻。

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不仅是对青海高原美
景、风土人情、游牧农耕文明的一次重温，更是青海美术
家们对青海文化的体悟与探索。他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
艺术语言诠释了青海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彰显着中国
文化的魅力。 （许 莹）

鲁迅（1881-1936）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新文化运动
的主将，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推动白话文、新兴木刻运动
等方面做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以前，鲁迅更多是作为一
个革命者被纪念的，近年来，鲁迅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继承受到学界的关注。鲁迅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一
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
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
中国的脊梁。”鲁迅无疑是中国的脊梁，也是我国思想文
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今年适逢鲁迅诞辰140周年，
通过对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关系的梳理，
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革命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革命，这
对今天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前进方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金石传统

本文所谓的中国古代金石传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金石本身的传统，即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刻文字
与画像，其他文物如砖文、瓦当等；二是对金石文物及其
文字图像著录的传统，即所谓的金石学。从现有资料看，
鲁迅先生更重视金石本身的传统，对金石学有关注，但相
对较少。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3800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在
青铜器上铸铭文则要晚到殷代，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商代
晚期，开始只是族徽、人名等简单的图案、文字，从西周开
始才有记事的长篇铭文，如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何尊
上的铭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即俗称的“金文”。

如果把岩画算作石刻，那么石刻出现的时代比金文
要早得多，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
岩画，据考证有7000年的历史。而在石头上刻字则要比
金文晚得多。现今人们认可的较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人认为是东周时期的。石刻文字，
尤其是碑刻、墓志繁荣起来是东汉以后的事。画像石并不
是岩画的延续，它是汉代新兴的、主要为丧葬礼俗服务的
艺术，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后代仍有延续。南北朝以后，
不仅碑刻、墓志大兴，其他石刻文字，如造像记、经幢等也
十分丰富。

从西汉开始，金石文字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学家
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
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
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
自序》）虽然文字中没有提到他考察石刻的事，从他在《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刻石文字的记录看，司马迁在四
处访古时考察当地的金石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郦道元《水经注》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是
现存最早的记录石刻的著作之一。它对当时各条水道附
近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所存石刻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
并且收集了各种传说和史料，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史实考
证。书中收录汉代石刻100多处，曹魏碑刻近20件，还有
两晋、刘宋、北魏等朝代的石刻。

北宋时期金石学兴起，对前代金石文字开始了大规
模的收集、著录与研究。最早在书名中用“金石”的是曾巩
的《金石录》，惜书已不存。宋代金石学著作留存于世的
有王黼《宣和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
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王俅《啸堂集古录》、洪适《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
作既有著录金石目录和跋尾的，也有著录尺寸、形状的，
还有摹录图像、铭文的，也有略加考证的。

清代是金石学昌盛时期，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
“金石之学”的命名。清初虽然只是初兴，但却有知名的代
表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和《石经考》。乾隆年间金
石学昌盛，有皇帝亲任主编的《西清古鉴》《宁寿古鉴》《西
清古鉴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收录了清宫收藏的青铜
器。据容媛《金石书录目》统计，乾隆以后约200年的时间
里，金石学著作有906种之多，由此可见金石学昌盛之一
斑。不过，这些著作多是继承宋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是著
录的量大增，尤以王昶《金石萃编》为最。真正在学科层面
上有创新的要数清末叶昌炽的《语石》。该书是中国第一
部通论古代石刻文字的专著。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各
种石刻8000余种。根据这些材料，参考其他著作，于光绪
二十七年（1901）写成此书，宣统元年（1909）在苏州府城
刊刻问世。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加入了新发现的甲骨、简
牍，甚至明器也纳其中，范围有了明显扩大。出现了罗振
玉和王国维等金石学研究大家，还有马衡的《中国金石学
概要》对金石学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随着近代考古学进
入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走到了尽头，被新的考古学、文物
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简牍学等所取代，但它著录的资料
一直为今人所引用，一些学术观点为今人所肯定，学术贡
献会长存于世。

鲁迅的抄碑与收藏

1912年秋，鲁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从此时至
1917年，鲁迅在工作之余大量抄碑，辑录金石碑帖。

抄碑的同时，鲁迅开始收藏金石拓本，以石为主，还
有砖文、瓦当等。自从32岁得到胡孟乐赠送的十枚山东
嘉祥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
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鲁迅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
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
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

本最早的记录。就在这一个月，他后来又去了琉璃厂数
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有些人知道鲁迅在购买汉代画像石拓本后，主动把
拓本寄给或送给他，希望他能买。如1915年10月4日，
富华阁送来嘉祥等汉画像拓本137枚，出土地点分散在
嘉祥、汶上、金乡等地，鲁迅认为拓本质量不是很好，但还
是买下了。鲁迅还请人代购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对此，
他同样有仔细的记录。1916年1月12日，汪书堂为鲁迅
代购山东金石保存所藏汉画像十枚，嘉祥画像十枚，汉画
像残石二枚。

在收藏过程中，鲁迅对拓片的优劣也有要求。1934
年6月9日，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所收
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象》《孝堂山
画象》《朱鲔石室画象》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
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
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
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

对拓本的要求除了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真伪的鉴
定，鲁迅也是如此。传统的金石学家对石刻多重视有文字
的碑刻和佛教造像题记，对汉代画像石并不是很重视，因
此，拓本市场上没有假东西，但自晚清以后，随着嘉祥武氏
石室拓本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假货也开始出现了。鲁
迅虽然在1913年才开始拥有汉代画像石拓本，但很快就
入了道，能够鉴定伪刻了。1916年11月10日，鲁迅从琉璃
厂德古斋购得汉画像拓本二种，原为托活洛氏旧藏，上有
字，鲁迅鉴定为伪刻。1934年6月18日和1935年5月14
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也都提到翻刻的事，后一封信这样写
道：“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象确系赝品，似
用砖翻刻，连簠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彩，
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憘造象》，大约也
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

除了记录自己收藏的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还做了
编书的准备，拟了《汉画象集》目录，编了汉画像目录、嘉
祥杂画像目录、石刻目录、石刻杂件、金石杂件、古物调查
表抄、各县金石录摘抄等，这些文献都收藏在北京鲁迅博
物馆里，由这些文献可见先生当年在汉代画像石及古代
碑刻上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鲁迅收藏的汉代画像石、瓦当、砖文拓本已由北京鲁
迅博物馆编成《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I，《鲁迅
藏拓本全集·瓦当卷》，《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I、II，
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14、2015、2016年出版。

鲁迅倡导的新文化对中国古代金石传
统的继承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十分赞赏，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他
的观点。鲁迅在1935年2月4日给李桦的信中写道：“倘
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
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
一种更好的版画。”9月9日致李桦信中说：“我以为明木
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感，
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于
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许寿裳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曾记录鲁迅的话：“汉画
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

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
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许寿裳：
《鲁迅回忆录·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
242页。）

鲁迅虽然没有收藏，甚至也没见过汉代画像石，但他
的上述评价不是凭空泛论，而是建立在他对汉代画像石
拓本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鲁迅在赞赏汉代画像艺术的同时，还在一些文章中引
用画像资料作为证据。1914年，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
绘画中的胡须时，引用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他在
《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
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
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
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写完《说胡须》不久，鲁迅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武梁祠
画像并题记拓本等51枚，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到：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
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
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
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但现
在手头上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
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
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这种作为资料使用的现象，还表现在他给友人的信
中。1934年2月11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
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荡然无所知……生活状态，则我以为
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象》，此象《金石萃编》及
《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
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鲁迅不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艺术，在推动新兴木刻
运动时，鼓励年轻人参考借鉴汉代画像艺术，还在自己的
艺术实践中带头继承汉代画像艺术。他给爱罗先珂《桃色
的云》一书设计封面，所绘之云即来自山东嘉祥武氏前石
室前坡西段画像上的卷云。鲁迅的书法更是他多年抄碑
的成果。

专家们对鲁迅收藏、研究汉代画像石、抄碑有专门的
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鲁迅的新文化与中国古
代金石传统是大有启发的。杨义认为，鲁迅收藏、研究汉
画像石是遥祭汉唐魄力，并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天地大美与精神皱褶中的本真；增加文化厚度和精神深
度；直逼传统学术与美术的精魂；重铸刚健清新的民魂与
国魂；进入古代生活史、精神史；在学术预流中沟通历史
与当代；形式性的继承与点化；谛视诡异的心灵现实与遥
祭汉唐魄力（《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画像石》，《学
术研究》2014年第2期。）。王芳认为与鲁迅相关的金石
传统有三条不同的文化脉络：一是辛亥革命前鲁迅追慕
顾炎武——章太炎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践以及生命
状态。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复辟轮回，鲁迅转入以隐逸为姿
态“钞古碑”，接续并改造了金石传统中学隐的文化脉络。
三是包括金石在内的古美术资源，从1918年前将其视为
凝聚“国魂”的遗物，到二三十年代，明确了对“中华民国”
意义上“民魂”的探索和发展（《金石传统与鲁迅“钞古碑”
的多维向度》，《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鲁迅先生收藏有5100余种历代碑刻、画像拓本，先
生对这些拓本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并且试图
由此写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虽然最终
都没有完成，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传统文化研究之
深。因此，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青出西海——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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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桃色的云》设计的封面

鲁迅书法月光如水照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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